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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语

赛博朋克最早诞生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风云变

幻、社会变革以及机械文明的冲击，造就了物欲横流与颓废

享乐的社会风貌，而站在清醒点的西方学者见证了科技异化

人类的副作用与人文主义的流逝，在文学的领域掀起新浪潮

科幻运动。并以美国学者菲利普迪克的著作《仿生人会梦见

电子羊吗？》为代表，形成了由控制论和反叛朋克风格共同

构成的赛博朋克亚文化支流，对主流文化发起猛烈的冲击与

挑战。

这部小说也就是此后八十年代电影《银翼杀手》的蓝本。

赛博朋克延伸到影视文化领域，更加直观而富有张力地展现

了反乌托邦式的美学特征与哲学思辨，以刺眼的霓虹灯，阴

暗泥泞的雨夜，冰冷的红绿蓝对比色等视觉因素为代表，为

观众塑造了一个看似炫酷高级，实则充满合理悲观主义与忧

患反思意识的近未来世界。而在浮夸的视觉表象下，赛博朋

克也存在着独特而激烈的情感内核，赛博格的异世界中充斥

着自我认知矛盾，哲学社会学意识的推翻重构，东西方文化

因素的二元对立与交融，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化的主体性思维，

以及西方文学中延续至今的人文主义关怀等个体与社会情感，

在赛博格世界感知的共存与矛

盾运作中，被机械化的情感也

在挣扎着复苏，并终将作用于

人类群体的未来。

赛博朋克影视作品以后现

代的表现手法与思想理念，从

哲学符号学的高度，挖掘影视

视听因素对于人类异化的内涵

意蕴，不仅有深刻的审美价值，

完整的文化逻辑和较高艺术功

能，更有对于生命真相这一话

题的深度揭示，传达对人文本

性的永恒追求，以及异体人赛博格时代“以人为本”的情感

内核。

高傲明艳的霓虹灯下不朽的生命真相到底是什么，本文

将从赛博朋克影视作品中的情感表征入手，以《银翼杀手》

系列影片为例，分析表象视听因素下的赛博格感情思维与情

感内核。

二、个体意识的重构

个体意识是人对于自我的认知，是个体对于群体，对于

自身所处社会环境等的客观印象，也是个体对客观事物的情

感表达和主观意念。在如今社会中，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客观

与主观存在深信不疑。但在赛博格的世界当中，科技的异化

和人类本体性的改变使得个体意识陷入混乱，从而进一步促

使其重新建构，引发关于自我的追寻与再确认。

“我是谁”的深刻追问与自我同一性的迷失。在银翼杀

手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仿生人瑞秋一直以人类的身份存

在，她的记忆是被移植的，身份也是被赋予的，当她被告知

自己并不是人类时，她开始发现自己无法证明自己是谁，也

失去自我存在的价值。瑞秋只是一个代名词，所有人都可以

是瑞秋，她的身体是机械制造的更不是唯一，最重要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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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别人脑中移植过来的，并不属于她。那么她是谁这个问

题就陷入了无法回答与印证的境地，这就是赛博格世界中个

体意识的缺失。关于“我是我”的问题，可以用“忒修斯之船”

的哲学观点来阐述，忒修斯之船理论指的是，假设一条船被

一直沿用，当它的某个部分坏损时，我们就找来新的零件替

换它，久而久之，船的样子还是当年那样，但除了样子以外

几乎没有了之前的东西，那么这条船还是当年的那条船吗？

这个理论引用到赛博格身上就是，当身体可以被置换，思想

可以被移植，名字可以被改变的时候，那么主体的存在性就

失去了例证。

自我同一性的确认在赛博朋克影视中呈现出一种，后人

类时代独特语境与文化中的焦虑，赛博格往往会在这种主体

性焦虑的促使下陷入反叛，滋生出狂热的探索欲和极端失控

状态。但或许样例电影中大反派的一句台词可以折射出其中

哲学层面上的理性思辨——“我思故我在”。早在文艺复兴

时西方哲学家就提及了主体性意识，正是在此时期，哲学家

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认识论观点，可以解释为当

一个人在思考的时候，可以肯定自己的真实存在。而在赛博

格世界的记忆链条缺失无法弥补，但在其当下的主体思考状

态与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认知中，可以看到实在的精神运作和

情感产生，也就是说，主体在思考自我同一性时，在产生主

观情感体验与情绪波动时，我和我就已经重合了。从哲学认

识论角度来讲，这就是“我是我”的主体性确认最好的例证。

在科技爆炸的赛博朋克空间中，主体身份的迷失让赛博

格的人生成为一张白纸，同样的身体与大脑可以重塑无限的

可能，同时这也使性别变的愈加无差异化。当前世界虽然女

权大旗高举，但过往的父权君权制度以及男性的绝对制高地

位，使得男权理论一直处于统治区域，而相对之下女性的性

别身份是被赋予和被定义的，有不少作品在对于女性的描绘

中最突出的就是生理特征，且这种过分强调性别生理特征的

做法会使得男女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女性本不应因为性别

而被笼统的归结为某种性质，也不必为挣脱荒谬的性别枷锁

而冲破头脑，因为女性本就是自由且独立的个体。基于此新

女性主义者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中为赛博女性主义正名，

她是用一种后现代视角，以信息技术为依托提出的后现代化

女性主义，她提出“如果人机融合技术的发展可以抹平一切

性别上的生理差异，那么性别问题还有必要存在吗？”正是

如此，在赛博朋克世界中人类成为一个个符号，在高程度的

群体同一性下个体差异性显得微乎其微，如此人与人之间的

差异变得愈加微小，男女生理特征也趋于一致。此下女性主

义问题似乎迎刃而解，因为没有差异就不会出现争端。

任何问题都是辩证的非理想化的，在《银翼杀手》中三

位登场的女性角色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设想。她们代表了三

种不同的女性印象，瑞秋理性、温柔、克制，即使被欺骗也

心存善念，普瑞斯张扬不羁，充满野心，佐拉则平庸低调，

没有自我意识。她们的性格都是片面化的，是典型的被塑造

和利用的女性，她们并没有权力决定自己的命运。这其实从

反面讽刺了男权社会的不平等现状，也预示赛博朋克世界中

性别问题或许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但无论是哈拉维的观点

还是银翼杀手的展现，都体现出女性主义在新领域的反抗，

其实不只是性别问题，种族问题，文化融合问题等也有着同

样的期待以赛博朋克的形式消除差异性，但这都是建立在科

技高度进步的基础上，这意味着我们摆脱一种差异，或许就

要迎来新的异化，于此人类的选择还需要缓冲与思考。

三、科技异化的反叛

赛博朋克一直站在科技批判维度理性化反思技术与情感

的深层逻辑，是把当代社会问题夸张形象化，把基于人类占

有与控制欲望的特质铸就成庞大的乌托邦网络。我们不可否

认控制论的观点在科技与人类关系中依旧适用，科技对人类

的反控制已然从外在表征延伸到了内在情感、思维、认知等

各个方面，体现为机械化社会中情感缺失与扭曲。

其中，网络信息技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互联网信

息系统的去中心化正在重构人类思维方式与认知方式，而随

着互联网的蔓延，网络化世界与真实世界的界限逐渐模糊，

信息化思维逻辑和情感方式在赛博空间中逐渐明显。正如《银

翼杀手 2049》中，互联网构建起庞大的帝国集团，使人们受

控于此。在网络化时代人们的情感在权势、欲望、同化的一

步步诱导中，变得简单机械化。与能驾驭复杂情感的高级人

类相比，本不具有情感感知力的仿生人反而更加真诚、热烈、

情感丰富。《银翼杀手》中，人类杀手在追杀仿生人时冷漠

而面无表情，反倒是仿生人有着对生命强烈的向往，对同胞

的深情，对生活的无限思考。

互联网世界也引发了虚拟现实膨胀式发展，其在赛博朋

克空间中的应用已然司空见惯，通俗来讲虚拟现实是指以互

联网技术为基础，创造出一种可以让参与者感受到真实视听，

并具有交互性，让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的虚拟技术。在《银

翼杀手 2049》中，华莱士公司研制出虚拟人乔伊，此前仿生

人是人机结合，乔伊完全是从电子投影中走出来的人物，并

且有自己完整的思维逻辑与形象特征。这可以具象的阐释赛

博朋克虚拟现实空间中所涉及的虚拟在场，简单来说就是指

虚拟空间中主体的存在方式。网络世界的主体是无实体的符

号性存在，我们都躲在虚拟形象背后，因此主体存在性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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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削弱，而主体性的迷失带来了身份认同机制的转换。在当

下世界中主体身份认同主要是源于自我认同和社会评价，但

在虚拟现实的赛博朋克空间中，主体身份认定并不再和实体

的自我对应，更多来源于虚拟身份的认同。在虚拟现实中主

体背后是虚化的情感体验，以及其所带来的情感与价值感缺

失。主体在处于虚假状态时往往不能投以纯粹的感情，在此

感触下主体会对自己的价值产生怀疑与迷茫心理，延伸至社

会中便是群体性冷漠和人文关怀的流失。

人的情感是复杂多样的，无论是网络世界还是虚拟现实

空间，都不能诠释出完全的情感状态。所以一定程度上，在

这场科技洪流中，获得主体性存在的筹码是思维的独立性与

情感的丰富性。

四、西方未来主义危机

无论是赛博朋克文学还是赛博朋克影视作品都源于西方

世界，这是由于西方社会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科学技术更新

迭代，使得乌托邦式结构渗透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这给予

了赛博朋克存在的基础框架。但反观赛博朋克影视作品，我

们却能看到东方文化符号充斥着荧幕，其中日本、中国香港、

埃及印度的符号表现尤为突出。在神秘东方文化的背后的是

文化融合更是西方人对于未来世界的忧患心理。

二十世纪末，世界格局变幻，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深度

交融。这种交融在东西方人眼中是一种不对等的存在，西方

文化在东方受到热捧，而古老东方文化在西方则被当作主流

外的边缘文化和猎奇的对象，因此反映在赛博朋克电影中也

是如此，东方文化往往用于反派或边缘人的塑造中，《银翼

杀手》中歌厅里穿着和服的艺妓，在阴暗街头卖小吃的日本人，

卖仿生蛇的印度商人，漏着雨水的龙形招牌等，都印证了这

一点。

而《银翼杀手》的导演雷德利·斯科特在创作时，几乎

把日本东京与中国香港九龙寨的城市景观原本的搬到了洛杉

矶，完美呈现出西方人眼中的赛博朋克世界。中国香港九龙寨，

随处可见的违章建筑，昼夜运转的工厂，寻衅滋事的青年等

构成了这里独有的城市景观，这正符合无序混乱、被高度垄

断的赛博朋克底层社会。而战后日本在八十年代经济速度发

展，冲击了西方经济与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引发了西方人

对于东方世界崛起与西方抗衡的合理化未来设想，虽然日本

经济发展的假象最终化作泡影，但其中折射出的文化焦虑与

忧患意识使未来主义危机依旧充斥着西方社会。在《银翼杀手》

中日本艺妓的脸被印在高耸入云的未来科技大楼上，其画幅

之大远超于旁边的可口可乐商标。这正是证实了西方人对于

日本经济文化发展的警惕，以及被夸大化和形象化的忧患心

理。

诸如此类，在赛博朋克影视作品中东方文化常以视听化

符号元素出现，但几乎无一例外都被用于底层社会描写和反

叛侵略组织表现。这是对于东方古老文化片面化刻板化的认

知，就中国文化而言其温和典雅的内涵与和谐共生的哲学内

蕴并没有得到深刻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天下大同的情感，

对于赛博朋克反传统反压迫的未来畅想，中国文化也有着自

己的答案。

五、结语：置于未来的当下人文本性

赛博朋克始终在科技建构与差异化社会中探寻情感的表

达，反抗固有形态的目的正在于续写人文主义关怀，重构人

文本性坍塌的生存环境。其以夸张、象征等后现代表现手法

去展现近未来社会危机，追求的不是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而

是在探索生命与情感的话题，我们所看到的赛博朋克不是未

来而是当下的情感缺失，是一种把当前社会高速发展，高度

垄断带来的混沌、反叛、空虚、迷失等情感重塑与未来语境

的状态。

赛博朋克中一贯追求的人类情感核心就是人文关怀。人

文关怀是对于人类生存状态、生活环境、存在方式、人性尊

严等方面的关心与重视。在西方文学与影视发展中，人文关

怀一直贯穿始终，并在人类中心化的语境中被广泛认可，而

在赛博朋克世界中，人文关怀呈现出后人类时代的新特征，

即对新型人类存在方式、生存境遇的畅想，对人类群体未来

命运的关注等。但不可否认的是，赛博朋克对于人文关怀的

展现始终具有悲观化的合理存在性。反观现代社会或许我们

已经处于没有霓虹灯的赛博朋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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